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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十 次特快徐
徐地离 开 了宝鸡车
站，暮 色 已 经 降
临。列车长郭青匆
匆赶 到 我 的 铺 位
前，为 我打开 了 车
窗，说 ：“注 意
点，快到 了。”我
忙把头伸 向 窗外，
象期 待 着 海市蜃楼
的出 现 似 的 注视 着
这个奇 特 的 会见 。

从列车长 饱蘸
感情 的介 绍 中 ，我
对这 位 虽还 没有 见
面的 老 列 车 员 刘 泽
忠师 傅，已 经 充 满

了敬 意 。他是 在 一 九五八年开发 大
西北 的热 潮 ，辞 别 了 身 在陕 西 的
父母 弟妹，只身 投入 戈 壁 的 。从此 ，
他把 自 己 的 青 春 和 精力，献给 了 这
两条 熠 熠 闪 光 的 铁 路线，献给 了 乌
鲁木 齐至北 京 的八 千 里路 云 和 月 ，
献给 了千千万万 的 夫 妻 、父子、
兄弟 、姐妹及 朋 友 、同 志和 情 侣
的相逢和团聚 。而 他 自 己 和父 母 的
相会，却 创 造 了 这样一种别 致 的方
式……

“ 到 了 ！你 看！”郭青 的提醒
打断了我 的思绪 。我顺着 她手指 的
方向 向 前 看 去，在 列车运 行 的左前
方约 一 百 米 处，果 然有两个人影站
在暮色 里，望 着 驶 去 的 列 车 。这
时，前一 节车 厢 的窗 口 ，也突 然伸
出一 个人 的头来，同 时还 伸 出 一只
手臂。我知 道，这一 定 是 刘 泽忠师
傅。列 车 风驰 电掣，“刷”地一下，
便越 过 了老人站 立 着 的小桥，我
忙调 过头，只见暮色 中那两位互相
搀扶着 的老人，依旧 高 高地扬着 手
臂，扬着 两只苍老 的 手臂，这是在

向儿子招 手，也好象是 向 列 车 致
意。相逢倏 忽，谁也顾不上说 句 问
候的话，但双方都全 部领会 了对方
的心 曲……列 车 已经走 出 很远 了 ，
模糊 中 ，我 依稀还看 到那两位 白 发
老人在昏 暗 中 伫 立着，望着 列 车 隆
隆东 去……。

我的眼睛 湿润 了 。郭 青 见状，
似乎在解 释：“你才见 了一次，我
们见得多 了 。有 时 天不好，刮着 大
风，下着 雨，老 两 口 依 旧 打着 伞，
或者 伙披一 件雨衣，仍然站 在那小
桥边，我们 看 的人，都 忍 不 住掉
泪……”是 啊 ！这 动人 的 场 面 ，
谁的心灵 能不为之颤栗呢 ！

在软卧 的乘 务室 里，我拜 会了
刘泽忠 同 志。他 已年过 半 百，但精
神矍铄。关 于 他和父 母这种 奇 特 的
相会，他没有多 说 什 么，似 乎 已经
习以 为 常 了 。是 的，二十多 年来 ，
暑天，寒 天，风 里，雨里，他 们 曾
有过 多 少 次这样 的 相见 啊！他 习 惯
了，老 人 也 习 惯 了 。从乌 鲁木齐到
宝鸡，有 两 千多 公 里，单程 也要两
天两 夜 ，工作 又这样繁 忙，探一 次
亲，谈何容 易 ！

我说：“刘师傅，再干 两 年 ，
退休 了，好 好 和老人团 聚 团 聚！”
他却 一笑：“我 计算 过 了，今年五
十一 岁 ，身 体还好，我 要 再千它 九
年，再跑二百 趟北京 哩！”多豪迈 的
语言啊 ！我 被他那颗金 子 般 的心 深
深打 动 了 。我们经 常 出 差 、探亲 ，
经常 乘 车，可是谁 曾 留 心 过我们 的
列车 工作人员 这 崇 高 的心 地呢 ？为
了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团 聚 和欢乐 ，
他们是 怎 样地在 割舍着 自 己 的骨 肉
深情 啊 ！

列车 在轰 轰 隆隆地疾驶 。
我的心，也 翻腾着浩浩 荡 荡 的

波……

清手续（小小说）

泾阳　徐 战 文

潮水般 的人流把 我推进 车
门，走 道 上一张折着 的 “大团
结”立 即 跳入 了我 的 眼帘 ，我
心里格登一 跳，随即 弯 下腰 ，
把那张拾块钱拣 了 起来 。

我捏 着 那 张十块钱，默
默地 向 周 围 扫 视 了一 圈 。车上
许多 人盯 着 我 ：

目光是沉默的 。
车开 了 。一 位束 着 “马尾

松”的胖姑 娘 拿 着票 夹在 车上
移动 ：

“ 同 志 ，请 买票！”
我的 目 光朝 左右一 扫 ，慢

慢地将那张带着 热汗 的钱举 了
起来。还未及开 口 ，周 围 的 目
光“唰”一下 随 “钱”而动 ，
仿佛 在追逐一场 世 界女 排冠 军
的激 烈决赛 ：

“ 啊，他 咋用 拣 的 钱买
票？”

“ 哼 ，这 小 伙 子 也 真
是……”

我对 “马尾 松”说 ：
“ 同 志 ，这钱是 我 刚 才在

车上拣的！”
“ 嘘——！”一 场 惊心动

魄的 “决 赛”结 束了 ，那块在
空中 悬 着 的 石头 落 了 地。许多
人都默默点头，仿佛 在 为 我 的

“ 精采表 演”而祝贺 ：这才像
个小伙子 ！

“ 马尾 松”立 即 抬起头 ，
那两只 紧盯 着钱 的 眼 睛闪 出
了惊 讶 的 光：“拣 的？……
好，回 去我一定 交 给站上。”
她冲 我微笑 着 点点 头 ，把 那张
被我暖 热 的钱放进 了肩 上挎 的

小牛皮 兜 。
钱，看 不见 了 ，人 们 的

目光 也 乱 了。他们 时儿 瞅 瞅
那个装钱 的小牛皮 兜，时儿
瞅瞅那 位 挎 着小 牛 皮 兜 的

“ 马尾松”，时儿 又返 回 来 瞅瞅
我这个 “拾金不 昧”的小 伙子 ，
仿佛 在 说 ：

“一 定交 给站上 ？当 真？”
说也是：汽车进 了站，旅客

们天 南海北，各奔前程，那钱她

给“站 上”交不 交 ，谁知 道呢 ？
“ 同 志，你来一下。”下 了

车，我提着 行 李正要 出 站，“马
尾松”忽 然拦住了我 。

我不禁一愣：“我有票 呀 ？”
手本能 地在衣 兜 里摸揣。

她被逗笑 了：“你来一下。”
“ 我还 等 着 换 车哩！”
“放心 ，误不 了 你 的事！”

说完 ，她 转 了 身 ，我只 得 跟
在后 边 。

“ 郑站 长 ，这拾 块钱是这 位
同志 在 车 上 拣 的。”进 了 站办公
室，她把那张硬 铮铮的拾 块 钱交
给了一 位 “老头子”。同 时，又
冲我狡 黠 地笑 了 笑 。

“ 哦 ，原来 她是 在清 自 己 的
手续 呢！”我 恍 然大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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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开拓 者”征 文

文艺评论

到第一线 去 发 现 歌 唱

——评 《建筑工人 的 气质 》

宝鸡　文 清

火热 的 工地 生活，四处 奔 波
的建筑工人该 怎样 表现呢 ？他们
的思 想、感情 该怎样抒发 呢 ？诗

《 建 筑工人 的气质 》（陕 西工人
报八 四 年元 月十七 日 ），不仅 正
面抒发 了 工人阶 级的豪 情 ，同 时
也很好地回 答 了这个问 题——到
生产 第 一线 去 发 现，歌 唱 。

… …是塔
吊巨 臂上沉
甸甸 的责任呵
——/是一层
层希 望 正在 升
向金 橘般 的太
阳……/正是
这责任才显示
中国 工人阶 级
的本质，正是
这希望才使得

建筑 工 地火 热 ，写 诗 不 也同 争道
理吗 ？前 些年 “小花 、小 草 ”多
起来 了 ，朦胧 、晦 涩的 色 彩 浓 起
来了 ，第 一 线的 生活 不 反 映了 ，
难道真 的是 第 一线生活 不 美 吗 ？
西欢 雕 塑 家 罗 丹 说：“美 是无
所不 在 的，对 于 我们的 眼 睛不 是
缺少 美 而 是 缺 少 发 现。”因
此，到 第 一线 去发 现，到 第一 线
去歌唱 吧 ，真 正 的 诗 是 在 那 诞 生
的。……是 天 南 海 北，早 春 、
寒冬，/所赋于 的豪 迈 、奔放 、
粗犷 。/这 “建 筑 工 人 的气
质”不 也 是 诗 作 者应 有 的 气质
吗？这 恐 怕
是这 首 小 诗
真谛 之 所 在
吧！

葡萄 架 下 （外 一 章 ）
省金属结 构 厂　顾 剑 峰

车间 门 口的那架葡 萄，是在我懂得人生 在
于贡 献 的 道理 时 种下 的 ，如 今 已经根 深叶繁了 。

我喜欢它 ，喜欢那攀 援伸 展 的 藤条，喜欢
那遮天 荫地的 碧绿 。

多少次 ，我 昏 头热脑地从革新组走 出来 ，
身不 由 己地到 了 它 身 边 ，它用 那宽大的 叶片给
了我大脑一片清凉，用 叶片上那清晰可辨 的脉
络，引 导 我思索……

我喜欢那委婉盘旋 的嫩生生的触须，多 少
回，它 触发 了我的灵感 ，萌动 了全新的设计。

终于下 了 决心 ：不 要皮带的伸 缩 、用葡萄藤
般的 钢 丝绳来 传递力 ，不 要那令人眩
晕的 圆 ，把 散热片 做成葡 萄叶般……

收获 的 季 节到 了 。
葡萄架结 出 了一 串 串 晶 莹 的 珍

珠，那 是 成熟 了 的信念。
伴随它 一 起成熟的，还有那革新

方案。
试机

多么 急 切 ！像产床上的产 妇，急
切盼 着听 见 新生命 的啼喊 。

多么渴 望 ！像 农夫 面 对成 熟的庄
稼，渴 望开镰 。

棉衣 穿不 住 了 ，尽管 眼下 正是三
九寒 天 ，但 燃 烧 在 心 中 的那 团 渴 望成
功的火 早 已把 周 身烤热……

冷静些 ，理 智 在不 断提醒我 ，任
何微小疏忽 都可能 导 致失败。我 强
按住胸中那头奔 撞 的小鹿 ，又一次 仔
细地进 行 检 查……

不用 再犹豫 了 。
像战士在勾 动扳机前一样，我轻

轻屏 住 了呼吸，打开了启 动开关 。
仪器运行了，发 出一阵蜂鸣……

… …各项指标、参数 、曲 线都
达到 了设计规定 。

“成功 了！”
一个惊喜的信 号 传入了大脑皮

层……半年 的 心 血 、失 眠，半年
的汗水、苦 战，此 刻一并 得 到 了
偿还 。

龙门 起 吊

魏少云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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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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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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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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岁
的
男
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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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前
排
女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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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
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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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
写
有
“
我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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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
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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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
恶
作
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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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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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
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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刚
走
上
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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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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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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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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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先
是
喝
令
那
学
生
“
出
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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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
又
将

小
家
伙
推
出
了
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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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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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
课
的
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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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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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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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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极
有
限
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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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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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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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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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
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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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细
节
描
写，

逼
真
地
勾
勒
出
一
个
比
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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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
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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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
良
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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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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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

的
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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豁
露
出
作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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匠
心。

延河 情 思

城固　宋 文 杰

一曲 信 天游，从 高 原 的 幽 谷 飘 出 ，
清脆 活 泼 的 音 符 ，把 心 灵 的 琴 弦 拨 动 ，
驼铃 声 声 ，驱散 沙 漠 上 的 迷 惘 和 荒 凉 ，
给跋 涉 者 干 沽 的 瞳 仁 里 以 翠 绿 的 憧 憬 。
向往 大 海 ，去 会 合 黄 河 涛 汛，浏 阳 浪 花 ，
沿路接 纳 小 溪 ，开 拓 一 条 弯 弯 曲 曲 的 路 径 。

呵，延 河 在 歌 唱 ，叮 咚，叮 咚……

有幸 福 的 回 忆 ：为 毛 主 席 饮 过 战 马 ，洗过 征 尘 ，
有光 荣 的 历 史 ：为 毛 主 席 煮 过 南 瓜，润 过 笔 锋，
燕子 从 远 方 飞 来，在 你 身 边 栖 息 ，唱 鸣 ，
波纹 里 ，录 下 延 安 火 炬 ，南 泥 弯 的 歌 声 。
杨家 岭 、万 花 山 留 下 了 你 芬 芳 的 脚 踪 ，
一条 彩 带，抖 开 了 边 区 春 天 的 昌 盛 、繁 荣 。

呵，延 河 在 歌 唱 ，叮 咚，叮 咚……

中华 民 族 的 圣 河呵，长 青 的 生 命 ，
在每 一 个 热 血 男 儿 的 脉 管 里 流 动 ，
曾唤 起 跋 涉 者 信 念 和 勇 气 的 驼 铃呵，
将把越 过 防 风 林 带 的 尘 沙 澄 清 。
一条 从春 天 流 向 金秋 的 花 溪呵，
定会 浇 灌 出 社 会主 义 文 明 的 万 紫 千 红 。


